
《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

———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

余治平

　　摘　要：在早期儒者转型的时点上，孔子致力于“君子儒”的建构，有意把儒者群体带出“小人儒”的困境。
《儒行》篇是孔子第一次自觉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赋予仁义价值规定。
“待聘”“待问”“待举”“待取”意味着早期儒者群体已经做好心理和行动的积极准备，耐心等候进用。 儒者执持操

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 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
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 “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

体的能力和品格。 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

重宣言，足见风骨气节。 “不临深而为高”则要求儒者不与世沉浮而建构独立的精神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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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曾经指出，《论语》一书的“中心问题”是
“造成君子”，君子的情状、形象和人格特点是“有礼

貌” （恭，敬），“有感情” （仁，惠），“有理智” （知，
学），“有做人的宗旨” （义，勇）。 “君子”原本只是

“国君之子”，或“一国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的
含义大致相当，但孔子致力于把它变成“陶冶人格

的目标” ［１］ 。 用君子的尺度去衡量和要求早期儒者

群体，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于是，孔子便

孕育并设计出一种“君子儒”的理想范型，这就为把

儒者队伍带出“小人儒”的窘境、完成早期儒者的身

份转型提供了动力支持。 儒家队伍形成和定型的一

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自觉、主动地为自身群体建构

思想内涵、精神追求与灵魂超越，确立言行标准和目

标理想。 这个工作从春秋末期的孔子撰写《儒行》
篇开始，到战国末期荀子《儒效》篇的写成基本结

束，历时大约两个半世纪。 孔子被看作是儒家替自

己“行规定者”，功勋卓著，经百世而不可忘却。

一、在“四待”中修立

据《儒行》篇：
　 　 哀公命席。 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

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４１．３）①

孔颖达《疏》解释说，这是在“说儒行修立、己身

终始之事”。 连续出现了四个“待”字，很能反映出

绝大部分儒者当时的基本生存状况。 黄道周《儒行

集传》曰：“古未有称儒者。 鲁之称儒，有道艺之臣

伏而未仕者也。” ［２］１１２１早期的儒者群体，长期混迹

于社会底层，大多以相礼、教书为职事，自行谋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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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糊口也不易。 他们一个个都腹有诗书，“六艺”精
湛，知识储备充足，只是缺乏必要的舞台，而不得不

暂时潜伏在民间。 一旦有机会进入体制内，他们便

会立刻施展才能，成为对国家、社会有很大贡献的群

体。 “待聘” 是等候召见，郑玄 《注》 曰 “大问，曰

聘”，盖指许多儒者宛如“席上之珍”，都期盼被君

王、大夫邀请到朝堂进行深谈，而表现出自己的智慧

和才能。 “待问”指儒者夙兴夜寐、博闻强识，已经

做好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准备，等候君王、大夫的随时

询问。 “待举”是胸中始终怀有忠信的品格，等候被

推荐给君王、大夫，这是正式录用的前一个环节，故
郑《注》曰：“举，见举用也。”而“待取”则指“进取位

也”②，儒者对道义原则大多能够身体力行，于是便

可以获得职位，成为体制内的一员，这可能已经是儒

者群体的世代梦想。 这“四待”是孔子之时儒者状

况的真实写照，释放出孔子要引领儒者队伍走上体

制内康庄大道的积极信号。 虽然等待出仕，被动而

无奈，但其精神独立，不依赖，不气馁，表现出儒者群

体精神面貌中健康、向上的一面。
儒者当以德行安身立命。 孔子很早就对儒者的

德行进行了多种规定，分门别类，名目繁多。 《儒

行》篇首先列举出“待聘” “待问” “待举” “待取”四
项。 黄道周《儒行集传》曰，“需也，故儒之为言需

也”③，可见早期儒者群体或许在心理上、行动上都

在做长期自觉的准备，诚心等候任用。 受章太炎

《原儒》一句“儒之名盖出于需” ［３］的启发，胡适《说
儒》提出怀疑说：“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

从人的‘儒’字。” ［４］在古汉语的文字学上向来有所

谓“右文说”，汉字的右偏旁往往决定汉字的意义。
儒的字形则从需而来，声符兼有表意的作用。 胡适

对“儒”的理解路径与诠释切入点显然已完全不是

原始宗教祭祀背景下的斋戒、沐浴活动，而是早期中

国儒者群体的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需要、等候、有待

于供给的行状样态。 胡适这么做，虽然是有学术风

险的，但其所得出的结论却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儒者

早先生存状况的认识与了解。
而胡适之所以确立起需与儒之间的意义接续和

逻辑关联，立论根据则主要在于对《周易》《易传》需
卦中卦爻辞、卦体结构进行深入、别致的学理阐发。
《需》卦主要揭示需待之义，基于六爻的爻象、爻辞、
爻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 《周易》一书，其实

是对天地万物从无到有、到生存于世整个过程的完

整叙事，从《乾》 《坤》开始，到《屯》卦生成，一直到

《既济》《未济》结束，在中间则想象、虚构、设计出无

数个曲折离奇、波谲云诡的故事情节。 读者既要经

历六十四卦整体的演绎过程，又要充分浸润在每一

爻的具体事相和义理中，这样才能完全理解天地万

物究竟是如何存在于世的。 《需》只是六十四卦整

体的演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如何处理等待

问题的完整叙事，其“需于郊” “需于沙” “需于泥”
“需于血，出自穴”“需于酒食”“入于穴”而“敬之”，
一环又一环，环环相扣，透过感性的具象通达天地万

物、人世生活无数等待情况的本质规定。 “需待之

义”的现象绽出，六爻演绎完成，则需的状态尽显。
孔颖达《疏》曰：“《需》之一卦，须待难通，其于六爻，
皆假他物之象以明人事，待通而亨，须待之义。 且凡

人万事，或有去难远近，须出、须处，法此六爻，即万

事尽矣，不可皆以人事曲细比之。” ［５］世人在现实生

活中所遭遇的一切等待状态，当然包括原始儒家在

上古中国等待启用在内，都可以从《需》之卦象、卦
辞和六爻的爻象、爻辞中获得启迪。

从需到儒，意味着儒者群体已经下了一番很大

的功夫，自觉地走一条上升的路、阳光的路，而不是

一种不情愿的被动选择。 刘师培指出：“古代术士

之学，盖明习六艺，以俟进用。”上古有一种术士之

学，可用于仕途进阶，以成为体制内的一分子。 “降
及孔子，以六艺施教，俾为学者进身之资，其学遂以

‘儒家’名。” ［６］ 混迹于民间的早期儒者，在未入仕

之时显然是处于等待任职的状态的，他们皆以“六
艺”为教科书，可能已经系统地学习过了为官、为政

所必需的专业知识或礼法知识。 天子、诸侯、王公卿

大夫等贵族人家的嫡长子们，在熟读了“六艺”之

后，经过一套入仕为官程序的遴选，就有资格迈向体

制内了，再经过考察、考核，然后任职，于是便实现与

权力谱系的无缝对接④。 刘师培《释儒》把这个时

刻“以俟进用”、不断积累“进身之资”的人群当作早

期的儒者，结论似乎显得仓促。 实际上，正是经过孔

子的自觉改造和积极引导之后，儒者群体才大范围

进入一种“以俟进用”的等待状态，他的弟子很多都

是这样的。 《儒行》篇的“待聘” “待问” “待举” “待
取”，所揭示和反映的也恰恰是原始儒家从“小人

儒”往上走，而有志于改造、发展成为“君子儒”的艰

难等待过程。 而此刻，这一批积极乐观、进取有为的

儒家已经修立好了，随时准备着入仕为官。 “聘问

之使，执圭为帜。” ［７］７２８倘若没有来自权力系统的

正式委派或任命，早期儒者则永远浪迹江湖，处于一

种体制外游荡的不安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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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挺特而立

儒者不同于世俗价值的一大群体特征，《儒行》
篇总结曰：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

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

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

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

谋。 其特立有如此者。 （４１．７）⑤

委，指交付，给予。 淹，郑《注》曰“谓浸渍之”，
意为让他享受。 劫，指逼迫。 《说文·力部》 曰：
“劫，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 或曰以力止去曰劫。”
郑《注》曰：“劫胁也。”沮，指恐吓，使害怕。 郑《注》
曰：“谓恐怖之也。”鸷虫，指非常厉害的禽兽。 虫，
可解为兽。 郑《注》曰：“猛鸟、猛兽也。”攫，指争竞，
搏斗。 程，指衡量，品评。 《汉书·东方朔传》曰：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郑《注》
曰：“犹量也。”孔颖达《疏》以为，这显然都是在说

“儒者之行有异于众，挺特而立，不与同群之事”。
当义与利发生对冲、矛盾，大部分儒者都会选择

义，站在正道这一边；如能兼顾，也是首先考虑是否

符合义的规定与要求。 孔颖达《疏》曰：“儒者执持

操行，虽见货财乐好之利，不亏损己之义事，苟且而

爱也。” ［８］９７６《论语》之《阳货》篇中，孔子曰：“君子

义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

为盗。”⑥儒家是入世的，是现实的，因而在利益面

前，不是完全拒绝和放弃，而是“义以为上”，把义放

在第一位，利则放在其后。 《述而》篇中，孔子又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皇侃《疏》曰：“浮云

自在天，与我何相关；如不义之富贵，与我亦不相关

也。” ［９］孔子始终是承认“利”的合法性的，甚至还

认为，利以养身，利益乃人类生存之必须。 但他又坚

决反对见利忘义，以利干义，从而败坏世道人心。 人

可以“见利”，但要“不亏义”，这是一条底线原则，千
万不能触碰。

真正的儒者，即便被许多人威逼，甚至被尖锐的

刀刃恐吓，面对死亡危险，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节

操。 孔颖达《疏》曰：“他人劫胁以军众，沮恐之以兵

刃也。”儒者坚毅，往往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

力。 仁道主义的理想一旦在自我内心之中确立起

来，则任凭东西南北风，我只岿然不动。 “儒者虽见

劫、见沮，以致于死，终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从之

免死也。” ［８］９７６后世儒家中，孟子就极力推扬这种

英勇的大无畏精神。 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孟
子自称“我四十不动心”，赵岐《注》曰：“孟子言：礼
四十强而仕，我志气已定，不妄动心有所畏也。”但

凡体悟了仁道本体之人，皆能够回归物自身的境界，
心归于寂，而不为外在风云变幻所动，也便不会对什

么感到惧怕了。 孟子也引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

万人，吾往矣。”赵《注》曰：“自省有义，虽敌家千万

人，我直往突之，言义之强也。” ［１０］人心只要被道义

所充塞，人就无所畏惧，即使面对敌方千军万马，也
会勇往直前；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

个时候的君子，实际上早已经不在认识论、社会论甚

至一切知识学领域中看人看事看物了，毋宁说消解

了一切道德伦理，激荡了所有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也

泯灭了生与死、存与亡。
被仁道本体论所鼓舞、所支撑的儒者，即使与猛

兽搏斗，也不会提前掂量自己的勇气，孔颖达《疏》
曰：“儒者若逢鸷猛之虫，则身自攫搏，不程量武勇

堪当以否，遇即行也。”遇事就上，不生思虑，想都不

想，直接做起来，也就通达了仁道之本体。 儒者举起

大鼎，也没有事先估算一下自己的力气，孔颖达

《疏》曰，“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己力堪引与否”，也是

“见则引之”⑦，做了就做了，因为他早已把自己与

仁道大本融为一体，从头到尾都“不动心”，亦即一

无杂念，什么都没有想过。 一切分别心，一切知识

论，一切道德论都是事后的理性计较，在本体论面前

不堪一击。 而这与“孺子入井”故事中的直接救助

行为是一致的。 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
“儒者面对危难，只考虑道义如何，应该还是不应

该，而不估量自己的勇气与勇力。” ［７］７３０遇有危难，
只考虑自己的应当之责，而不会顾及自己的私利。
儒者始终追求精神自由和灵魂独立，而不与世俗苟

合。 “遇即行也” “见则引之”，两句说得最敞亮、通
透，具有十足的物自身本体论意味。 事情当头，马上

做起来即可，不容考虑，犹豫不得。 仁道本体就在当

下，一旦被拖进思想世界，则瞬间污染。 在《孟子·
公孙丑上》篇中，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孙奭

《疏》曰：“恻隐之心，是仁之端，本起于此也。”⑧看

见有孩子掉到井里，义无反顾地就上前救人，啥都不

想，让“恻隐之心”自然流显就足够了；而如果有想

法、有念头，那就迟了、歪了。
“往者不悔，来者不豫”一句，意味深长，值得把

玩，具有非常地道的本体论情怀。 真正的儒者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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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既往不后悔，面对危难不犹豫” ［７］７３０的，因为他
们都具备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觉悟、能力和品格。
孔颖达《疏》曰，“言儒者有往过之事，虽有败负，不
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以及“谓将来之事，其所未

见，亦 不 豫 前 防 备， 言 已 往 及 未 来 平 行 自 若

也” ［８］９７６，显然还只局限于凡俗事相之中，读来缺
乏力度，也不能提升到本体论、存在论的高度。 《论
语》中的孔子，是可以只在道德论、社会学、政治学、
伦理学意义上言说的，但到了《礼记》一书则必须读

出儒家的本体论，《中庸》之道，如果只看到道德论、
方法论，实在是浅了，无异于辱没了子思的形上水平

和哲学高度⑨。
而要把“往者不悔，来者不豫”的本体论精神发

挥到日用生活世界，则要求“过言不再，流言不极”。
那些错误的言论，不应该在我这里重复。 那些流言

蜚语，也不要顶真计较。 孔《疏》曰：“若闻流传之

言，不穷其根本所从出处也。 言儒者识虑深远，闻之

则解，故不穷极其所出也。”孰是孰非，真假对错，宛
若过眼烟云，皆不值得牵挂。 儒家的本体论一旦被

发挥到极端的状态，则会与佛家、道家走到一起，注
定要消解一切政治、社会的规定和道德意义、伦理价

值，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所以，儒家还得在本体论

的尽头设置一个至善的理想，否则，这个世界真的就

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儒家也就不是儒家了。 这样

也便可以理解接下来的一句话，强调儒者应该借助

于礼乐制度，依然要保持人之为人的一份威仪和庄

严。 孔颖达《疏》曰：“言儒者不暂绝其威严，容止常

可畏也。”儒家的本体论最终是要以至善为归宿的。
本体论是一切哲学的最高殿堂，不过，佛家、道家的

殿堂里是空荡荡的一片，因为所有的意义、价值都被

清洗了，还原了，只剩下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物自

身。 但儒家的殿堂里却还供奉着一个至善的神龛，
它为放逐了的人心收口、打结，让人觉得活着还有点

意思，还有希望。
“不习其谋”，孔颖达《疏》曰“逢事则谋，不豫习

也”，指儒者因为德性修为在平时，功夫练得也很到

家，一遇到事情和问题，随即便可科学谋划，运筹恰

当，合理解决，应付自如，而不需要临时抱佛脚地抓

瞎。 这些都是儒者之为儒者所特有的要求和规定，
所以，每一个从“小人儒”阶层蹚过来的儒者，必须

具备这样的品行和能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何以自立？

儒者活在世间，不依赖于他人，不做寄生虫，不

成为社会负担，凭借忠信、礼义、仁义，而获得自立。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

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 其自立有

如此者。 （《儒行》４１．９）
甲胄，指将帅兵士打仗时所穿戴的铠甲、头盔。

据郑《注》，甲为铠；胄为兜鍪，是一种形同口袋、非
整盔塑造、有一定可变性的头盔，能保护头部、颈、喉
和部分面部、肩部。 干橹，郑 《注》 曰 “大楯，小楯

也”，即大、小盾牌。 “甲胄、干橹皆为防御工具，以
喻儒者以自己的品行防坏人的非议或攻击。” ［７］７３０

孔颖达《疏》曰“明儒者自立之事”，因而不妨看作是

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重宣言，足见

儒者的风骨和气节。 就凭这句话，儒者就可以光照

千秋而不朽于世间。
儒者对忠信、礼义的坚执，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

客观需要。 生逢乱世，无异于掉入一个大染缸，到处

都是污泥，坏恶势力遍地，儒者唯有把忠信、礼义当

作防御工具，才可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
“儒者以忠、信、礼、义亦御其患难，谓有忠、信、礼、
义，则人不敢侵侮也。” ［８］９７６危难之时，用埋藏在胸

中的忠信、礼义，即可化解许多问题和矛盾。 儒者的

生存环境越是恶劣，就越是要以礼法、道义、公平公

正为上，而不是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这样才能够挺

立起独立的精神人格，也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和

敬仰。 熊十力解曰：“暴乱之政，儒者必结合群策群

力， 以 图 改 革。 不 以 险 难 而 更 其 志 操

也。” ［１１］１０２－１０３儒者把险难境遇当磨刀石，越是困

难就越能够砥砺自己的意志。
“戴仁而行，抱义而处”一句是《儒行》整篇的法

眼所在，是儒之为儒的最紧要规定，它与其说是针对

原始儒家的要求，毋宁说适合任何时代的任何儒者，
值得终身坚守和倾力践履。 戴，是头戴，要让仁义成

为“在我之上”的崇高信仰。 抱，是怀藏，心中存有。
《周礼·春官·大史》曰“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

车”，作为瞽官之长的大师必须对“时日支干”“星辰

变动”的天道规律烂熟于心［１２］ ，这里则可引申为儒

者要让仁义融入自己的心中，成为“在我之内”的精

神支柱。 儒有仁义，仁义是儒。 儒者是仁义的载体，
而仁 义 则 是 儒 者 的 灵 魂。 “ 仁 者， 儒 者 之 宝

也。” ［２］１１２１仁，主内，强调德性主体的自觉，个体自

身的积极修为；义，主外，涉及他者与社会，注重对公

共法则的维护与遵守。 吕大临《礼记解》曰，“行则

尊仁，居则守义” ［１３］ ，这种理解则明显使人陷入被

动，有失德性主体对仁义法则的自觉自为。 “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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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礼、智、信，皆本于仁义，皆可为仁义所涵摄。 但凡

励行仁义之道的人，都可以称为儒，其行为无须上级

的授命或别人的认可。 《儒行》篇要求儒者能够把

仁义的核心价值入心入脑，使之与主体自身合二为

一，不再区分彼此。 但王文锦解曰，“头戴着仁而行

动，怀抱着义而居处” ［１４］８８９，将仁和义分开来解，显
然是在十分机械地按照字面而诠释，而不懂得互文

结构的逻辑。 能够做到“戴仁而行，抱义而处”的儒

者，即便遇到独裁铁拳、暴政施压，也不会低头，不会

改变自己的立场与追求，反倒可能更加坚定自己的

信仰和主张。 孔颖达《疏》曰，“不改其志操，迥然自

成立”，并且“强学力行而自修立”，这就是儒者的骨

气和节气。 而这恰恰又与后世《孟子·滕文公下》
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

夫”气概形成呼应，一脉相承。 赵岐《注》曰：“得志

行正，与民共之；不得志，隐居独善其身，守道不回

也。”无论得意与否，都能够坚守仁道正义的原则，
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儒者。 所以，儒家从形成之初就

提醒自己注意与统治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自

己道统的独立性和正当性，而绝不使其匍匐在君统、
政统的威权之下。 《论语·子罕》篇中，孔子曰：“岁
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世乱方识忠臣，士穷方

见节义。 钱穆解曰：“道之将废，虽圣贤不能回天而

易命，然能守道，不与时俗同流，则其绪有传，其风有

继。” ［１５］外在的政治生态越是凶险，则越能够锤炼

人，也越能够考验出德性主体的品节与操守，以及对

忠信、仁义的坚守程度。 儒是有行的，章太炎说：
“奇节伟行之提倡，《儒行》一篇，触处皆是。 是则有

学问而无志节者，亦未得袭取‘儒’名也。” ［１６］

四、特立独行

庙堂之上，对待君王，对待同僚，如孔《疏》所

曰，儒者也有“殊异于人、特立独行之事”，跟一般人

不一样，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

弗知也；麤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
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
弗非也。 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行》 ４１．
１５）
这一条，熊十力称“汉以来经师之学，解不及

此，乃以偏至之行，或曲谨之节，说为特立独行。 则

其狭小亦甚矣”，因而， “此一节，郑玄以来无善

诂” ［１１］１０７。

儒者以修身进德为务，应该把自己始终浸润在

道德的氛围中，熏陶涵泳，积习养成。 “澡身而浴

德”，《疏》曰：“澡身，谓能澡洁其身，不染浊也。”而
“浴德，谓沐浴于德，以德自清也” ［８］９７８。 世俗有

污，儒者生活于其中，只有不断用道德法则洗涤自

己，才可以免除污染。 可惜的是，人们都晓得身体要

经常洗澡，却不知道自己的灵魂也需要经常洗澡。
《儒行》篇中，孔子把儒者的精神需求上升到一个非

常重要的位置，“澡身而浴德”就是把儒者从“小人

儒”的泥潭中往上拽，要求“不断地洗涤自身磨砺德

行” ［７］７３３，努力使这个群体能够早日摆脱肉体、物
质、本能欲望层面的巨大束缚，展开充分的精神生

活，从而使得儒家开始具备一种追求解脱、面向灵

魂、拯救人心的宗教性特征。 能够使灵魂上升的路，
佛家借助于佛性，基督教借助于上帝，而儒家是人间

宗教，所以也只有借助一种具有超越论理想性质的

至善预设。
“陈言而伏”，孔《疏》曰“陈设其言，而伏听君命

也”，陈述好的见解、建言，却能够做到不炫耀自己

的知识，没有藐视后知后觉的傲慢态度，还能够静静

地等待君王的命令。 这是孔子为儒者所设计的一套

劝谏制度，假定了儒者在经历了漫长的“四待”之后

可以升入庙堂而为君王、为国家贡献才智了。 “静
而正之”⑩，孔《疏》曰：“谓静退自居，而寻常守正，
不倾躁也。”如果发现君王或同僚的言行有什么过

错，则悄悄地帮助他们纠正，还最好不要让他们知

道。 成熟状态的儒家是非常讲究“责人”即批评别

人的艺术的， 孔子说 “朋友切切、 偲偲、 怡怡如

也” ［１７］ ，为了恳请对方改过向善，儒家君子总能以

一种友爱、和悦的口吻和态度指出其缺点，纠正其毛

病。 朋友当以道合，朋友之间是要经常切磋道德真

理的，这样才能使大家获得进步和提高。 但也要注

意维持和谐的关系，讨论问题，争辩是非，应该以不

至于伤了彼此感情为原则。 韩愈在《原毁》中指出：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重

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１８］ 真正的儒

家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总能够让自己保持一

种不松懈散漫、不麻痹大意的精神状态；而对别人则

相对宽松，这样就能够与人为善，和谐交往。 儒家一

向以“不责而责”为批评别人的最高境界［１９］ 。 身处

庙堂之上的儒者，改正君王、同僚的缺点，也以其

“弗知”为最高境界。 但遇到重要问题，还是应该直

面相劝，只不过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麤而翘之” 一句中，孔 《疏》 曰： “麤，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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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而“翘，起发也”，让人有启发，因而获得进步。
翘，陈澔《注》曰：“举也，举其过而谏之也。” ［２０］６６５

潜苗金则称“翘举其过，名言相告” ［７］７３３，儒者励行

直道，该说的还是要说，不能行阴，而有所保留。 但

《疏》却曰，“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
当伺候君上颜色，因缘有事，微疏而起发之，令君上

得知也”，尽管强调了劝谏的时机选择、艺术性和追

求成效的重要性，却明显是皇权时代儒家臣子的一

副德行了，而与《儒行》原本的“麤而翘之”尚有一定

距离。 郑《注》曰，“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则观色缘

事，而微翘发其意使知之。 又必舒而脱脱焉，已为之

疾，则君纳之速。 君纳之速，怪妒所由生也”，则有

教导儒家臣子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明哲保身的巨大

嫌疑，远非儒者之德行。
“不临深而为高”，郑《注》曰，“临众不以己位

尊、自振贵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看低别人，而
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出仕之儒的大忌。 孔《疏》曰：
“地既高矣，不临此众人深下之处更增高大，犹言不

临此众人卑贱处而自尊显也。 又临众人，不以己位

高尊而自振贵，言儒者卑以自牧。”孔子要求儒者入

仕必须保持一份谦恭之心，反对自以为是、好为人

师。 批评别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么有才

华、多么能干，而是为了帮助别人改正缺点。 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把自己放在最低处，而不是趾高气扬，
居高临下。 一切为了突出自己的聪明、英明和高明

的批评，都是假批评、伪批评，要不得。 而对于“不
加少而为多”，郑《注》曰“谋事不以己小胜自矜大

也”，不要因为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 《疏》曰：
“谓己有谋事少胜，不加增少胜，自以为多，以矜大

也。”这是孔子教导的与同僚相处之道，儒者不应该

自以为功业大，就可以傲视别人，谦逊从事，宽以待

人，是为政之道，也是做人之道。 已经完成修身任务

而等待君王任用的儒者们，则应该把这种谦卑的精

神和品格也带到仕途上去。
“世治不轻，世乱不沮”一句甚为精要，起码适

合于两种情况。 “世治不轻”，郑《注》曰：“不以贤者

并众，不自重爱也。”儒者当自重自爱，不自吹自擂，
不自封为天下贤良。 而孔《疏》则曰，“世治之时，虽
与群贤并处，不自轻也。 言常自重爱也”，指天下有

道，儒者尽管能够与贤良君臣同处共事，但也不自卑

自微，而能自重自爱。 熊十力解曰：“儒者居安思

危，尝惕厉愤发，深求当世之隐患与偏弊，而思矫

之。” ［１１］１０６居处治世，儒者积极有为，敢于纠正政治

病蔽，以利天下。 而“世乱不沮”，郑《注》以为，也

“不以道衰废，坏己志也”，指儒者不要因为天下无

道就跟着败坏，自暴自弃，而丧失心中原有的理想与

志向。 孔《疏》曰：“沮，犹废坏也。 言世乱之时，道
虽不行，亦不沮坏己之本志也。” ［８］９７８面对衰败的

世道，儒者也不至于低迷消沉而荡灭掉为天下代言

的那份初心。 潜苗金说，“治世不轻慢，乱世不沮

丧”，这种解释很凝练，非常到位。 儒家虽然身处

乱世，地位低下，但也不沮丧，不气馁，始终坚持不与

世俗苟合，不与坏恶势力同流合污。 儒家有入世关

切，故应当拿得起、放得下，“治不轻进，若伯夷不仕

于武王；乱不退沮，若孔子历聘于诸国” ［２０］６６５。 儒

者入仕，是有选择的，得看君王是否值得侍奉，故殷

臣伯夷不入周人之朝，而彰显出德配天地的骨气和

节气。 越是世道不济，则越需要儒者挺身而出予以

拯救，儒者在这种情况下的一切努力才彰显出不可

替代的重要价值。 孔子生逢乱世，尽管礼崩乐坏，章
制尽废，却依然进取不已，“知其不可而为之”，年
龄都已经五十开外了竟然还奔命于列国，斡旋于诸

侯权贵之间，寻找并不放弃任何一次施展自己仁道

主义理想的机会。
“同弗与，异弗非也”一句，也应当被儒者奉若

圭臬。 孔《疏》曰，“同弗与”即“言儒之仕，彼位虽与

齐同者，行不是善，则不与之相亲合也”。 遇到官

阶、爵衔虽然相同的僚属，如果其行为不正，不合善

道，则必须与之保持距离，不要亲近，以免同流合污。
“异弗非也”，则“谓彼人与己之疏异，所为是善，则
不非毁之也”。 而遇到那些跟自己意见不相一致的

僚属，如果他们的行为很正派，则不应该予以排斥，
更没必要诋毁别人。 熊十力解曰：“夫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吾儒发明天地间之公

理，不可或违者也。” ［１１］１０７儒者必须有自己的独立

思考，有自己的主心骨，能够特立独行，而不能人云

亦云。 王文锦则从政治见解和个人品行的角度进行

诠释：“与己政见相同的人，不和他营私结党；与自

己政见相异的人，也不对他诽谤诋毁。” ［１４］８９２孔子

提醒“小人儒”，如果进入体制内从政，则应该反对

拉帮结派，不断提高个人的自我修养。 潜苗金的解

释“意气相投不勾结，意气不同不诽谤”，则具有很

强的涵摄性，显然已经把政治立场和见解都消弭于

个人修养之中了。

结　 语

自殷亡周兴，到春秋末年，儒者队伍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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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一种体制内的存在力量，但其规模也较为

可观，俨然一个不断成长的社会阶层。 队伍大了，良
莠不齐是难免的事情，以至于孔子不得不发心为儒

者队伍确立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这应该算作儒家

正式把自身队伍建设摆上议事日程，第一次自觉、全
面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 春秋

时代的中华文化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转变”，因
为《儒行》篇的撰作，有效“规避了过分扬墨而走向

宗教之流弊”，进而保持了人文教化的指向；同时，
也实现了儒者群体性格从过度的柔弱，因为“儒专

守柔”而滋生许多弊病，到刚毅、坚强的明显转变。
陈来也指出：“从礼乐的时代转向了德行的时代”，
亦即从“礼”（乐）的调节为主，转变为“德” （行）的
调节为主的规范系统，或称从“仪式伦理”到“德行

伦理”的过渡。 而孔子则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为
儒者“在我之上” “在我之内”两个向度赋予仁道主

义的价值规定。 在儒家学派最初形成的历史过程

中，孔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积极贡献就在于，他能

够主动地、自觉而有意识地把“小人儒”队伍改造成

“君子儒”，使儒者走入一条向上的坦途。 童书业

说：“原来古代有一种‘儒者’，就是靠襄助典礼和传

授仪文为生活的人。 孔子便是这类人中的特出人

物，所以由他开创的学派，后来便称‘儒家’。” ［２１］因

为孔子具有前瞻性的改造工作，而使儒者群体作为

一个真正的学术流派而得以正式形成并能够成长、
成熟。 他在儒者的事业追求和职业活动中注入了仁

道、人性的因子，在使礼获得精神升华的同时也使儒

者队伍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礼记·檀弓上》篇

中，子游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
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人死之后，与其躺着等待浩大的墓葬工程完

毕，还不如迅速腐烂掉。 又，子路说：“吾闻诸夫子：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

也。 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

有余也。” ［２２］治丧应该有礼，但内在的哀应该比礼

更重要；祭祀强调礼，但更应该重视心中的敬。 孔子

的主张显然有别于那些故弄玄虚、专门靠相礼之事

蒙骗主家而混饭吃的“小人儒”。 孔子在从治丧、相
礼、教书、育人于民间到闻达于诸侯的转型过程中，
显然自觉自为的，而不是完全被动、偶然而盲目的。
以《儒行》为代表的文献，非常清楚地记载了孔子对

原始儒者所实施的健康、向上而有效的改造与变革，
时代意义、历史价值皆为巨大。 孔子之前，儒的流品

纷繁多样；孔子之后，儒的面目焕然一新。 而只有充

分了解孔子对儒所做出的改造、变革和积极建构的

思想贡献，我们也才能够领会为什么韩非子说“儒
之所至，孔丘也” ［２３］ 。

注释

①《儒行》篇在《礼记》全书四十九篇中排第四十一，其内容则按照宋

刻本分为 ２０ 节，潜苗金《礼记》注本同。 潜苗金：《礼记译注·儒

行》，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以下所引《儒行》文本，皆在文末

标注篇节序号，不再出书名、篇名和页码。 ②孔颖达《疏》曰，此“言
己修身励力行之，拟待进取荣位也”。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

疏·儒行第四十一》，《十三经注疏》（５），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

刻本《重刊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影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９７４ 页下。 ③黄道周：《儒行集传》 （卷上），《钦定四库全

书·经部》（１２２）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版，第 １１２１ 页。 其

引《易传·象·需》曰“云上于天，《需》”，并曰“天下所待其膏雨

也”，云在天上，人以为马上就要降下雨水，故皆翘首以盼。 但“失者

以为柔、濡”，才导致“天下无知儒者也”，不能理解儒之为王者治政、
驾驭万民所必需的真正含义。 《儒行集传》曰：“天子无儒臣则道义

不光、礼乐不作。”④据《逸周书·官人解》，“惟名务官，论用有征：观
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这是文王的标准。 而周公则在此

基础之上又追加“六征”，一曰“富贵者，观其有礼施”；二曰“方与之

言，以观其志”；三曰“诚在其中，必见诸外，以其声，处其实”；四曰

“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五曰“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隐其情，
饰其伪，以攻其名”；六曰“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虽有假节

见行，曰非成质者也”。 这六者还要“齐以揆之”，可见在周初，即便

是贵族子弟，其入仕为官的标准和门槛也还是蛮高的。 引文见黄怀

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册（修订本），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７５７—７９４ 页。 ⑤极，指深探，穷究，刨根问底。 陆

游《赠苏赵叟兄弟》诗曰：“闭门万卷读，更要极源本。”不极，郑《注》
曰：“不问所从出也。”据郑《注》，“不断其威”，指“常可畏也”，断，或
为“继”之误。 “不习其谋”，指“口及则言，不豫其说而顺也”。 习，
指反复，《论语·学而》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可指决断。
⑥这是对子路问“君子尚勇乎”的回答。 刘宝楠曰，“义以为上者，言
以义勇为上也”，君子之勇必须配义而行，否则皆只是一种胆大、不
怕死而已。 并引《礼记·聘义》“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而证

之。 刘宝楠：《论语正义·阳货第十七》 （下），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７０６ 页。 ⑦孔《疏》引定公十年“夹谷之会”上孔子面对齐人欲劫

辱鲁定公而孔子出手成功搭救之事，称赏“夫子之功”，并说“儒者亦

有勇，不避艰难”，显然还是只在凡俗、现象的世界里作解，而未触及

儒家仁道本体论的内核。 引文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儒

行第四十一》，《十三经注疏》 （５），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

《重刊宋本礼记注疏附校勘记》影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９７６ 页上。 ⑧仁者并不神秘，“不过有不忍、恻隐也”。 而这种不

忍、恻隐，原本也是人人皆有的，但已经被凡俗的欲念、道德学的价值

规定、知识论的作用和意义所遮蔽住了。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其实也

不过是多下了点去蔽的功夫而已，能够从凡俗世界中把自己拯救回

来，及时刹车而归于本真道体罢了。 引文见赵岐注，孙奭疏：《孟子

注疏·公孙丑章句上》，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 （十一） （标点

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９５ 页。 ⑨如果单纯讲道德、伦理

或君王之事的政治，《中庸》为什么还要说出“不诚无物” “至诚无

息”之类看上去不着边际的话呢？ 余治平：《儒家成己成性的哲学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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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中庸〉之“诚”为中心》，《哲学与文化》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
⑩杨天宇指出“‘之’字是衍文”，非也。 这里的句式都含有四字，缺
“之”则不全，况且，下文也有“麤而翘之”，可以对仗。 杨天宇：《礼记

译注·儒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７９７ 页。 他把

“轻”解释为“轻慢怠忽”，“沮”则为“沮丧消沉”，很精准，而又显得

简明扼要，丝毫不输于郑《注》或孔《疏》，文字功夫很好。 潜苗金：
《礼记译注·儒行》，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７３３ 页。 李泽

厚说，此语“可称悲壮”，其“流传千古，岂不因是”。 李泽厚：《论语新

读·宪问》，安徽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４９ 页。 章太炎：《〈儒
行〉大意》，见《国学商兑》，第 １ 卷第 １ 号，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１ 日，第 １、２
页。 转引自尤小力：《胡适之〈说儒〉内外———学术史和思想史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７０ 页。 所谓“仪式伦理”与

“德行伦理”的区分，显然受 Ｍ．韦伯对人类在巫术阶段之后所经历的

“仪式伦理”（Ｒｉ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ｈ ｅｔｈｉｋ）、“法则伦理”（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ｅｔｈｉｋ）、“思想

观念伦理”（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 ｅｔｈｉｋ）划分的启发。 春秋时代文化的转变，
在伦理层面，就是从“仪式伦理”主导变为“德行伦理”主导的演变。
引文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和社

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８６、２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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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ｒａｔｕｍ’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ｂｅ ｇｒｅｅ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ｔｏ ｂｅ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ｍｅ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ｄ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ｒｅ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ａｉ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ｃｈ ｐａｔｉｅｎｃ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ｌｏｓｅ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ｉｃｋ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ａｒ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 ｅｖ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ｌｉｖ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ｇｒ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ｔ ｈｅ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ｔｏｏｋ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 （忠信）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ｈａ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礼义）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ｏｌｓ，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ｕｎｄｅｒ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仁义），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ｌｅｍ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ｔｏ “ｂａｓ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ｏｂ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Ｎｏｔ ｂｏａｓｔ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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